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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战争与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慈氏的名言，根据克氏的

意见，战争为政治的手段，用以贯澈政治目的之手段。前面说过，国父

是受着克氏学说的影向的，但克氏是为战争而战争，却不问政治目的的

好坏，国父却是为革命而战争，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这是国父比克氏

进步得多了。近代战争是要求政治家要懂得军事，军事家要懂得政治，

否则，便不能密切配合，尤以军事是政治的一部门，为政者非懂得战略

不可。国父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军专家，这是他伟大的所在，也是

我们的楷模。  

 

     内政与外交为政治的两大形态，关系战争的胜败所在。倘若内政

与外交俱不配合战争，甚至背道而驰，非导致战争失败不可。在这里，

我且把国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言论亦即战时政治的言论，分为内政与外

交两方面来研究。  

 

 

 

 战争所要求于内政， 要紧的是举国团结一致。因为举国上下及

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才可以构成强大的力量，协助战争，支持战争。国

父说：「中国现在时势，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

无论外人虎视耽耽，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

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

外人之觎觊。」（「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讲词）又说：「大敌当前，

而内纷不息，事甚无谓，文已电同志，俾泯猜虑，并求事实上之一致。……

务严约束，勿复生衅，庶几同心戮力，共伸天讨。」（「致岑春煊协力

讨袁电」）同样在对外战争时，更要促成国内的团结一致，能如是，方

不致发生无谓的磨擦，以互相抵销，更不会被人挑拨离间，以自相分裂。

国父于民元目击帝俄侵略我外蒙古，便发表钱币革命通电，主张对俄抗

战说：「故举国一致，誓死靡他也。」这真是我门今日反共抗俄的箴言。  

 

     「足食」、「足兵」亦为战时内政的要项，关于足食方面，留待

下篇论述。关于足兵方面，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亟应实行国父向所主张

的「征兵制度」，做到人人能战，使台湾成为一个现代「斯巴达」。  

 

一、內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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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不管为谋举国一致，或足食足兵，在内政上首要树立「万

能政府」（见「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的核心），以为领导和推动战

争。又战争所需要全国人民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出

物」，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与拥戴的「万能政府」。要之，战时内政至

为繁重，措施的适宜与否，往往足以影响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所

以一个战时政府是不能充斥着无能之辈，贪污之流的。其次，战时政府

是要实行集权的，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 （但在今日民主时代，

应有限度的）国父说：「譬如次之世界大战争，凡参加此战争之国，无

论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宪政，行军政，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言论自

由，集会自由，皆剥夺之，并且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配，而举国无有

异议，且献其身命为国家作牺牲，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存也。」（「孙

文学说」第六章）  

 

  

 

     

 外交与军事本为「难兄难弟」，在战争未爆发之前，外交可代替

军事，战争一经爆发之后，外交就要协助军事。第一次欧战方酣之际，

南非斯末资将军曾说过:「这次战争不仅是单纯的武力角逐，如果我们

要把握住 后胜利，我们必须运用外交，如运用其他国力一样。当我们

协约国达到满意的和平时候，我们 高理想的实现，不仅依赖军事行动，

还须凭借外交利器。」战时外交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在普法战争中，

普之胜法，固胜于色当一役，亦由于俾士麦和英联奥及对俄调协，使法

国陷于孤立，以协助军事。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意之胜英，虽胜于苏

费立倭一役，亦由于加富尔运外交手段，联法联英，及对普亲善，得以

全力对付奥国，这是两大显著的例证。  

 

     国父是一个大革命家，也是一个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满清的革命

战争中，奔走海外，联络友邦，用能博得国际同情，取得国际援助。当

在美国听得武昌起义的捷讯，本拟由太平洋潜行返国，亲与革命之战，

继念「吾党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

力更大也。」（「自传」）遂起程赴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停止

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销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

令，以便归国。此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许，方取道法国东归。民国以来，

于讨贼各役中，亦莫不运用外交以佐之，借孤奸贼之势，并取得国际间

二、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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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又如民十二在广州收回关余，以充北伐经费，北京使团竟令外

舰集中省河，百端恫吓，国父从容应付，据理力争，卒达目的。民十三

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利用商团公然叛变，英领且为张目，致国民政

府以哀的美敦书，阻止政府戡乱，国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议，卒使英舰

不敢妄动，而英领亦因此去职。还有民十二由于联俄，亦促进了北伐初

期的发展。  

 

     以上是国父外交战成功的事实。其次国父欲本其外交知识经验，

著作「外交政策」一书，虽未完成，而关于外交言论，散见于遗教中颇

多。民族主义第五讲说：「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

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

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枝笔，用一张纸和一枝笔，亡了中国，我们

便不知道抵抗。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虽然派了代表，所议关于中

国之事，表面都说为中国谋利益，但是华盛顿散会不久，各国报纸便有

共管之说发生。此共管之说，以后必一日进步一日，各国之处心积虑，

必想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他们以后的方法，不必要动陆军，要

开兵船，只要用一张纸和一枝笔，彼此妥协，便可以亡中国。如果动陆

军开兵船，还要十天或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国。至于用妥协的方法，

祗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边，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是一

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

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

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妥协之后，波兰便亡。照

这个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

亡。」这是说军事与外交同属政治力的手段，而其「不战而屈」的外交

手段，尤为可怕。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讲词里就革命战争的中外交说：

「革命的成功与否，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

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手一样。从前美国独立，革英国的命，

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于本国武力的血战，但一半可以说是由法

国外交力的智助。如果专靠武力，决是难于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

由广西打过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

由于外交失败，没有外交力的帮助（致招英国戈登帮助满清亲自带兵去

打苏州——浴日注），所以革命的成功与否，外交的关系是很重大的。」

至于军事的进展亦足以给予外交有利的影响。国父自美洲致邓泽如先生

的信说：「经羊城一役之后，外交亦易入手。弟曾著人直说美国政府，

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说彼中权要，想必能得当。法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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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党今日可决英美法三国政府，必乐观吾党之

成事，则再举之日，必无借端干涉之举，且必能力阻他国之干涉也。此

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响而收效果者也。」  

 

     国父认为外交在对外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又认为一国对外应先用

外交手段，然后用战争手段，亦足见维护国际和平的精神。他说：「国

家既不可以长从事于战争，而对外国之关系则有日增无日减。于此关系

日密之际，不能用战争以求达其存在发达之目的，则必求其他之手段，

所谓外交者由是而发生。凡国家之国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

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

故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然

用外交手段之时多战争手段之时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战争手段

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尽，无可如何之谓也。」这

个外交思潮，正渊源于孙子所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

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

攻城。」于此我们要注意的，不论在平时或战时，为求外交的胜利，须

以国内的一致团结为基础。国父说：「夫欲求外交之胜利，必先谋内政

之修明。今内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国际之承认。……倘西南各省，一

致拥戴军政府，承认大元帅，则国内团结既固，对外发言效力自强，断

不患外交团之否认，及交涉之不胜利也。」（「致贵阳王文华、刘显世

电」）又说：「外交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 （「学

生要努力宣传担当革命的重任」讲词）又说：「内政不清，外交益多荆

棘。有谓外交运用得宜，则内政可徐图改善者，此实未窥见外患之来，

由于内隙耳。」（「覆王廷论外交与内政关系函」）可见两者的关系。  

 

     国父在外交上一向反对满清时代李鸿章所采取的「以夷制夷」政

策。 （「中国存亡问题」)他所厘定的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外交

微奥，有应事发生者，未可预定，亦难说明。」却很具体地提出两个基

本方针：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亦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侍我之民

族，共同奋闘」）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该宣言说：「惟外交

方针，则可约略言之：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今国于世界，孤立无助，

实为险象。故必当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或缔协约，或结同盟，或一国，

或数国，俱为当时之妙用。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吾国现势，

非致力对外之时，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使之相承不变，而得

専心于内政之整理。」亦即前者为与利害相关的国家结成同盟，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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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援助。后者为维持中立国家素日对我所采取的公平主

义，如尊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维护我国之反抗侵略运动等，使之相

承不变。惟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不只要维持之，还要发展之，我们应利

用外交来孤立敌人，增强自已，促进战争的胜利。  

 

     其次，为使外交运用得宜，争取外交战的胜利：第一、要明了情

况：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当吾国之积弱，非善用外交，不足以求

存。然欲运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中国向来外交，

无往而不失败，盖以不知国际上相互之关系，一遇外人虚声恫吓，即惟

有让步之一法，是诚可伤心者也。」尤以办理战时外交，更要洞识当时

各国千变万化的实情，及国际间复杂错综的利害关系，因此必须建立健

全的外交情报网，以求「知已知彼」 ，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  

 

     第二、要争取自主：一国的外交，不宜媚外，亦不必畏外，不宜

盲从人家，亦不可附庸人家，一定要独立自主，尤以战时外交为然。正

如国父说：「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中国存亡问题」）

方能操纵自如，争取胜利。又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彼不能保其

自主之精神，何取乎有此国家乎？……中国欲于此危疑之交，免灭亡之

患，亦惟自存其独立不屈之精神而已。」（同）又说：「  

吾国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后，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与得失之所在，殊

可叹他。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然对于欧亚大陆之

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 」（「外

交上应取的态度」谈话)又说：「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

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

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

就要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

废除，好像 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契约，

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

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的。 」（「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

乱之法」讲词)其强调外交自主的精神可见。我国过去抗战的外交，即

由于能够发扬国父这个遗教，独立自主，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行中途妥

协，故能争取 后的胜利。在今后反共抗俄的战争中，更应如此。  

   

     第三、要把握利害：国与国间的分合，系以利害为前提，其合由

于利害的相同，其分由于利害的冲突，绝不是感情道义所可维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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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利害关系，然后才有感情道义可言，尤以战时外交为然。英国人说：

「英国无永久之友，亦无永久之敌，只有英国之利益。」孙子说：「屈

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饥，趋诸侯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

国父在外交上向重信义和道德，但对现实的外交则重视利害。他说：「夫

两国之联盟，匪以其条约而有效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

英国本无急切与德冲突之必要，业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战，既不能摧

抑 强国之目的，英国为保其存在，不得不弃所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

已得之利益，而德国苟以英国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为利害共同，

而联盟之事自生。譬诸意大利，本与法为近属，且得法之助以立国。而

一旦争菲洲北岸之地，与德英有共同利害，则加入三国同盟以敌法。及

其战土以后，利害与奥冲突，而对法缓和，则又复活其同种之感情，与

建国之旧恩。故知国际恩怨要约。两不可恃。同种云者，亦不过使利害

易共同之一条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实，随时而变更，非可规律久远之政

策也。欲两国之真正利害共同，必能有割舍之决心。所谓协调者，各着

眼于永久之计划，于将来两国发展所必须者以交让行之。……世人有疑

此者，请视日俄，日俄以倾国之力相搏，事才十截，日俄之宣战，距朴

资茅斯条约，不过八年有余，日俄媾和之际，吾在东京，亲见市民狂热，

攻小村和议特使为卖国，以桂总理为无能。焚警舍，击吏人，卒倒内阁，

舆论未闻有赞成和议者，曾几何时，而人人以狂热欢迎俄人之捷报。夫

感情随事而逝，亦随事而生，一国当时之外交，必决诸恒久之利害，决

不能以暂时之感情判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将来矣。」（「中

国存亡问题」）再说：「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携手进行，方

能进步，利害不相关之国，纵彼欲与我相亲，但是不可以与之亲近者。

从前满清政府……不知利害相关的道理，纯是远交近攻之政策。……一

经亲俄，天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一带，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将不

见了，这就是利害不相关之国相亲之害。……今日谋巩固中华民国，必

须注重外交。」（「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讲词）所以我们在现

实的外交上，一定要透视和把握着彼此间的利害，依此而讲求应付之方，

自可迎刃而解，尤以战时外交为然。  

 

     后，近世以来，世界各国的善用外交者，莫如英德，英国在第

一次欧战中，既把德国的盟友意大利拉过来，又把中立国的美利坚卷入

漩涡，并肩作战，卒收战胜之果。但在二次欧战之初，因对俄外交的失

败，使德国得以大胆发动西线之战，而自己遂罹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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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在二次欧战中，既联意以制法，又联俄以避免东西两面作战

之苦，而得集中力量解决西线各国，旋转锋攻俄，欲求速战速决，但因

赫斯飞英的失败，遂使攻俄之战一败再败，至于亡国，于此，足见战时

外交运用的困难，但根本的原因，实由他们外交政策的错误，弄至无法

补救。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国际形势虽是对我日益有利，但我们还要善

用外交，外交将给予我们无限的助力，外交将促进我们战争的胜利。 


